
执着于画画和教画
父亲是位自由职业者。这身份

在当时比较少见，因为这意味着你
没有单位，没有一份固定的工作，也
没有固定的收入。好在他有一技之
长———画画，原先在杭州开画室，卖
画、教学生，常有一些地方要办个什
么展览会，工业的、农业的，或是科
技的，邀请他去。地方大多比较偏
远，比如新疆、青海。于是他就带了
一帮子学生，浩浩荡荡地开过去，从
海报到展场布置，所有的展示图片，
全部包揽了。往往一干数月，未必能
赚大钱，却是与学生同吃同住，连教
带实践，也是机会难得。只是到了
“三年困难时期”，经济困顿，艺术市
场自然也就跟着萧条。吃饭尚成问
题，买画学画自然也就成了生命中
难以承受的奢侈。至于办展览这类
大声吆喝的事，也几乎一夜间销声
匿迹，没人气，没市场，光吆喝又有
什么用呢？万般无奈，父亲只好关闭
了画室来到上海，因为母亲这儿好歹
还有一些活儿———给床单、手帕、枕
巾、塑料桌布以及搪瓷脸盆等设计图
案。那些设计本来是母亲的业余爱
好，她喜欢慢工出细活，每天画一点，
到时笔下的设计图成了那些日用品
上的美丽图案，就好比自己写的文字
变成了铅字，那份喜悦真的让她非常
享受；当然，还有稿酬能补贴家用，倒
也不无小补。这下好了，来了个快枪
手，母亲退居配角，成夫唱妇随，产量
自然也就翻番，只是那就像给报社投
稿，需要等待，过程有点漫长。父亲又
找门路，从搪瓷厂拿回出口热水瓶的
铁皮空壳，直接拿油画笔在外壳上作
画，或山水，或花卉，或鸟虫。每十个或
十五个一组，图案得一模一样，等干
透，然后交厂里，一手交货一手拿钱。
那段日子家里角角落落堆满设计图
纸与热水瓶壳子，房间里也充斥着调
色油气味，弄得像个小作坊。一家人
齐心协力，不能说富足，却是充实。

只是日用美术并非父亲的追
求，他心里放不下的是他所钟爱的
中国画。
后来，父亲带着兄长去了武汉，

继续追寻他的中国画的梦想。这以
后在我儿时的记忆里，我和他聚少
离多，但这并没有影响我对父亲的
印象。那时，老百姓的柴、米、油、盐
等都要凭票证供应，而上海的生活
相对其他城市要好些，这可能就成
为我和母亲留在上海的理由。父子
见面也只能靠母亲每年的“探亲
假”，我们坐长江轮，四等舱，一个单
程便是三天三夜。
记得那一年，我快上小学前，母

亲因单位请不了假，就托付给一位
“东方红”客轮船长，一路照顾我，送
到武汉，让父亲到码头接我。武汉的
家很简陋，像当时的电影《地道战》，
先爬梯子，再掀开翻盖，然后从翻盖
口进屋。到武汉的第一个晚上，我与
父亲挤在一张木板小床上，我睡在
靠墙的里铺，半夜里父亲就从用木
板拼接的床板上滚落下来。第二天
兄长找来了木板再拼接成大床，才
终于宽敞很多。吃的也很简单，我至
今仍然记得邻居家里煮萝卜烧肉的
香味引得自己垂涎欲滴的样子。如
此简陋的生活条件却依然使人快
乐。因为家里与众不同的，一是猫
多，家里养了好几只到处乱窜的漂
亮猫咪，它们应该是父亲的模特，因
为父亲喜欢画猫。二是除天窗外，四
面墙上都用大头钉挂满了各种各样
美丽的绘画，鲜美的《鳜鱼》，阳光下
芬芳四溢的《花卉组画》，以及其他
新创作的绘画或者书法作品。画都
出自父亲的笔端，让这个简陋的居
所，也充满了温馨的气息。
父亲离不开绘画，几乎每天都

在画画。饭可以不吃，画不能不画。
有时随父亲外出，他与朋友只要谈

到画画的话题，便格外话多，有时谈
得兴起，只要有纸，哪怕是搪瓷杯盛
水、食堂菜碟放墨，父亲都会欣然提
笔，边画边讲解。据兄长介绍，刚到
武汉时，生活还没有着落，父亲就与
几个学生组织画男的人体模特，地
点在汉口花楼街一间窄小的屋里。
画素描时，父亲用的是棕色炭棒，是
很正统的苏联画法，基本功扎实，画
什么像什么，他画的人物像譬如齐
白石等，美髯飘飘，仙风道骨，挂街
口，立刻就吸引了人围观，并且很快
就有单位请他去画领袖像。听母亲
讲，以前父亲在福建，为了画蝴蝶，
曾去野外采集了许许多多蝴蝶标
本，有的蝴蝶太珍贵，不忍心捉了做
标本，他便紧随蝴蝶，蝴蝶飞，他跟
着奔跑，忽而树林，忽而花丛，忽而
山腰，忽而水塘，等蝴蝶停下，他便
赶紧写生，回家再细细回忆琢磨。就
这样日积月累，他终于画了一套品
种不一，神态各异，色彩艳丽的“百
蝶图”。曾有人要出高价购买，但被
父亲婉拒。我明白，这上面的每一只
翩翩起舞的蝴蝶，都并非凭空想象
的“人造蝴蝶”，几乎每一只他都能
说出当时捕捉或跟随写生的经历。

这也许还算不上是父亲的
泣血之作，但绝对是父亲
的心血之作。
父亲喜欢音乐，他竟

能用锯木头的钢锯拉奏出
一曲曲美妙动听的乐曲。
尤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
是他拉的瞎子阿炳的《二
泉映月》，因为钢锯特殊的
效果似乎愈加凄迷悲凉。
一天，父亲从寄售店

里买回一架旧的脚踏风
琴，然后给我弹奏了一首
又一首，边弹奏，便低声吟
唱。然后他告诉我，这是圣
经中的赞美诗歌。父亲是
位虔诚的基督徒，他告诉
我，每次他遇到困难，心情
不愉快，他便祈祷。父亲还
说，天上还有他的父亲。

为使我静下心来，父
亲让我帮着在沙皮上磨印
章，反反复复磨了一块又
一块。之后，他开始手把手
地让我学画水墨梅花、松
树、石头和竹子，并告诉我
这是在打基础。在汉口的
姑妈家，我当众画出一枝
水墨相间的竹子时，一旁
的父亲那种幸福满足的神
情至今还让我记忆犹新。
父亲带我去武汉长江大桥
写生时，又教我用小木箱
做成一个画盒，外面用布
带子吊着可以背，里面放
一块挖了许多小洞的三夹
板，然后将青霉素的小药
瓶装颜料嵌在小洞内，青
霉素瓶口有个软塞子，如
此颜料就不干了。父亲自
己也是背着这款自制的小
木箱，写生画画。父亲除了
教兄长和姑妈的儿子画画
外，还教朋友的孩子和推
荐的学生。父亲对来家里
学画的学生说：“不要等需
要时再去写生，凡是眼睛能

看到的东西都要用画笔记录在心灵
里。”我由此十分渴望学画画，父亲也
希望他的小儿子能子承父业。但是，
由于父母亲对我的就学问题意见不
合，导致父亲要我留在武汉跟他学
画的愿望最终未能实现。

开启中国指画研究
父亲虞一风，号四明一风、白云

老人、太白山人、萍如室主，!"!#年
$月 %&日出生在浙江镇海扎马村，
幼年即随奶奶移居杭州，师从巴拿
马世界博览会金奖得主王鹿春，朝
夕相处学习金石书画、字画鉴赏。十
二岁即鬻画为生。十八岁考入武昌
艺专西画科（现湖北美术学院），学
习从素描到油画的全部课程。毕业
后应武术大师万籁声邀请任福建省
永安师范、龙岩师范、体育师范艺术
科主任。二十八岁弃笔从指，从此开
始长达四十余年的指画研究、传承
与推广。五十年代在杭州曾与潘天
寿同于一室研究指画并创办四明画
院。但两人有着不同的美学追求和
价值取向。潘天寿较注重承继文人
画的画风，求古拙之趣；父亲则以中
法为体、西法为用，得朴厚之意。两

人风格迥异，功力悉敌。定居
武汉后，父亲又开办四明画
室传授中国画，举办素描、水
彩、水粉、油画的短训班，且
继续指画研究。父亲认为，指
尖、指头、指节、指背，可分别
代替毛笔的中锋、侧锋、偏
锋、破锋。为此创立了中国指
画的“八字要法”，即“细心皴
墨，大胆泼水”。细心皴墨解
决所画物体的造型，大胆泼
水则使所画物体水墨淋漓又
不失造型准确。父亲自编《中
国画教程》授课，从白描的一
朵梅花开始，再画桃花、茶
花、月季、菊花、牡丹、秋葵、
荷花。从小花到大花，笔力渐
强，然后是白描上色、没骨、小写意、
大写意，最后是手指画，父亲鼓励后
学者要奠定良好的笔画基础，不为
指画而指画，指画乃笔画达到成熟
后的升华。父亲讲起过他二十八岁
时弃笔从指的故事。父亲去福州举
办画展，途经马尾时遭日军飞机轰
炸，住的客栈被夷为平地，全部行李
画作都被毁于战火。在一堆堆瓦砾
灰烬中，父亲挖到了几把刻刀和一
块原本洁白现已成黑墨玉色的印
章。喜不自禁之际，父亲磨掉了印上
的“太白山人”原文，重刻“烬余”二
字，意喻劫后余生。后思徒有两手，
何不用手来作画。故购来纸张丹青
试着画朱竹一幅效果甚好，又画雄
狮、苍鹰、岁寒三友，均手到画成。其
实，这都得益于父亲平日里的刻苦
钻研。由此，不到一周成指画百余
幅，在福州开了一个别开生面的指
画展且作品销售一空。父亲就将全
部所得捐给了当时的抗日政府。从
此，父亲一发不可收，不仅弃笔从
指，并且对指画的技法及理论进行
了深入的研究，写有《中国手指画技
法》，后被收录在湖北美术出版社出
版的《中国指画艺术》中。
父亲一生不屑名利，早年的弟

子有的已成大家，也有担任了一定
的领导职务，成为美协主席。学生有
名了，而为师者却依然默默无闻。解
放初期龙岩地区推选父亲当美协主
席，父亲推辞不掉当了副主席。但父
亲很快就离开了福建，离开了美术
界，并且随着那个时代的变迁，渐渐
与外界的美术群体隔绝了。后在退
休履历表中，父亲竟是一个美术设
计工人并仅享受工人的待遇，这对
一个省级师范的教授，一个老知识
分子而言无疑是不公正的。父亲生
性淡泊金钱，也没能等来艺术等于
商品这一天。其实，即使等到了这一
天，父亲也是无暇顾及，更是不屑顾
及的。%"'&年迎来文艺春天后，随
着政策落实的喜讯，父亲又重返画
坛，日以继夜挥指作画。%"()年父
亲南下九江、庐山、泉州、龙岩、福
州、厦门、广州、深圳等地举办个人
指画展，不厌其烦地为中国手指画
的传承宣传他的主张，介绍他那已
被实践证明了的先进教学方法，并
以展览、示范、教学为一体推介中国
指画。父亲的作品被日本国际友好
馆、挪威基督教会、中国残疾人福利
基金会、湖北省人民政府及诸多国
际友人收藏。庐山“锦绣谷”勒石为
父亲的指书，仙人洞纯阳殿内的碑

文均出自父亲的书法。%"(*年，在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方毅与佛教协会
主席赵朴初的关心下，父亲开始筹
备创设中国手指画研究会。但是，令
人心碎的是，%"(& 年 " 月 +$ 日深
夜，父亲因脑溢血猝死于画案。此
时，一幅白梅还未点蕊。于是，这幅
冰肌玉骨的白梅竟成父亲的绝作。
之后，《湖北日报》《长江日报》《武汉
晚报》《江汉早报》《长江文艺》《武昌
文史》等媒体均相继刊登文章，以怀
念这位“中国杰出的指画家、热心的
倡导者虞一风先生”。有学者评论，
“从历史的角度去评价，虞一风先生
在中国指墨画艺术领域起到承前启
后、继往开来的作用。”父亲被赞誉
为继指画开派画家高其佩之后，中
国手指画历史上的第二个里程碑。
如今，中国手指画研究会已由

兄长接力，正沿着父亲的足迹，为中
国指墨的传承与发扬光大而默默耕
耘，并正在茁壮发展。在父亲之前，
虽然有潘天寿、钱松喦的指画，但他
们只是将指墨视为他们的部分艺术
风格，而缺乏传播与推动的目的。即
使是在指画创始人高其佩所在的清
代也是如此，且清代之后指墨已濒
临失传。但是，与前者不同的是，父
亲接续了指画艺术香火后，即以传
承中国传统艺术文化为己任，以指
画狂人自居，倾其毕生精力为中国
手指画的弘扬而奔走呼号、布道传
艺，直至殚精竭虑。父亲的一生为人
师表、淡泊明志，究竟有多少弟子，
恐怕很难说得清楚。然而，当代中国
指画艺术在全国范围的推广与普及，
以及现今海峡两岸指画艺术的交流，
却是有目共睹的不争事实。在友人眼
里，父亲有着像梵高一般为艺术献身
的从容，有着扎实的中西绘画功力及
良好的艺术修养，人物、山水、花鸟、
走兽、鱼虫无所不精，书法、金石均有
涉足。尤其是父亲对中国手指画的一
系列独到精辟的理论，以及现存可考
的作品，必将对中国指墨文化的传承
与弘扬，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在
儿子心中，记得的是父亲的期盼，以
及父亲对绘画艺术的热爱。谨以本
文纪念父亲诞辰一百周年。

!

方
毅
题
字

!

赵
朴
初
题
字

责任编辑∶贺小钢 视觉设计∶竹建英

新民网：www.xinmin.cn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编辑邮箱：hxg@xmwb.com.cn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B62016年7月24日 星期日

记忆 /

! ! ! !虞咏霖 虞一风之子! 上海市金茂律师

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律师! 上海市文史研究

馆"#世纪$杂志"上海韩天衡美术馆"上海

韩天衡文化艺术基金会" 中国手指画研究

会"#中国指画$杂志常年法律顾问! 上海吴

昌硕艺术研究协会常务理事!

父
亲
虞
一
风
与
中
国
指
画

"

虞
咏
霖

!作者简介"

记忆

月周刊 第 !!"期

#七十年代

%十指连心&印

章'虞一风篆

刻(他的书画

作品印章大

多自己篆刻)

$

一
九
八
一
年
*

虞
一
风
在

武
汉
指
画
+猫
咪
,

$

一
九
八
二
年
*虞
一
风
指
画
+八
仙
过
海

各
显
神
通
,在
当
年
广
交
会
展
示
交
流

#虞一风指书

!

一
九
八
二
年
*虞
一
风
在
深
圳
参
加
艺
术

交
流
并
举
办
指
画
讲
座
时
挥
指
作
画
示
范

#!"#$年' 虞一风在深圳艺术交流期间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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